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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九回第七十九回  沈蘭姑訓子成名　陳寶書童年登第沈蘭姑訓子成名　陳寶書童年登第

　　話說沈蘭姑因何今日怒打自己的兒子森哥兒呢？內中原有個原故。自從紅雯死後，他益發看破世情，不與人爭競，以為紅雯在

生好強奪勝，處處要占人先，只落得短命而亡，好似做了一場春夢。幸而遺留下一個兒子，代他請了封誥，將來寶書讀書上進了，

尚有指望，他亦不能親眼見著，仍是虛浮的風光。因想到自己，也是一個兒子，所以望森哥兒成人的心尤切。時時督責，不容他一

刻兒寬鬆。今年寶書已長成九歲，森哥已有了十一歲，他兄弟兩人均在留春館與各家的公子從甘霖讀書。　　因甘露在東昌一任知

府，頗著循聲，本省撫軍舉了他卓異，坐升道員，當入都引見。因祖父年紀高大，即叫哥嫂與賽珍小姐隨著祖父仍回揚州，俟自己

出京，再計議接取家小。甘誓目下以八十以外的人，猶自精神矍鑠，步履康強；回到故鄉，那一班老友大半死亡，不無頓增感歎。

恰值方夫人聞得女兒回來，差人來接。甘霖即慫慂著甘誓到南京去走一趟，借此可免愁煩。甘誓亦因久不見小儒等人，甚為掛念，

便欣然同往，故而甘霖也隨了過來。小儒仍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誓祖孫居住。隔了數月，甘露放了山東濟東道，即發函來接賽

珍赴任。甘誓此番雖不同行，亦要打發賽珍等人起程，便與小儒等作辭，回轉揚州。

　　小儒卻素仰甘霖品學兼優，淵源家學，又立心恬淡，剛正不阿，頗有乃祖之風。甘霖在山東時，也曾前後回來鄉試過兩次，皆

以額滿見遺，他即誓志不再求科名。小儒與王蘭等人商議，留下甘霖教讀各家子弟。適值從龍辦完賑務，即再三呈請開了兩江實

缺，不願復出，回至南京，在繪芳園左近砌造了一所房屋安頓家眷，以便常時往來歡聚。聞得小儒請了甘霖教讀，亦將雲鶴送過來

附學。

　　各家公子個個聰敏非凡，竟不勞甘霖十分費心。內中惟寶書年紀最小，天資較他人分外穎悟，甘霖愈加歡喜，每向小儒誇獎此

子將來必成大器，未可逆料。小儒聽了，亦欣悅非常。寶書到了八歲上，已能下筆成文。甘霖即對小儒道：「明年浙省應有秋闈，

春間又有學院的考試，寶書明春大可回去應考。他平時既有如此造詣，春秋連捷，均同意中之事。若要耽誤了他，未免可惜，童年

得此甚不容易。惟有寶森人亦聰明，卻一味的不肯讀書，其資質並不在寶書之下，無奈性耽嬉戲，我也曾切實的訓責過幾次，他總

置若罔聞，不以為恥。此時若不申明，恐日後要歸咎到我訓誨不力呢。」

　　晚間，小儒即將甘霖的話對方夫人與蘭姑說了。蘭姑聞知，恨恨不已。反是方夫人勸著蘭姑道：「我看森哥兒不是個沒出息的

孩子，今年不過才十一歲，何能就脫卻戲嬉？沒見人家二十多歲，尚帶孩子家的氣息！那是沒收成的人，我也不將來比他。想甘先

生說的也太過些，他是怕耽日後的干係。即是寶書那裡明年就能去應考，你倒不可因別人的言語，在背地裡瞎氣著。」卻值寶森下

學回來，方夫人即切實數說了一頓，又叫他在蘭姑前認了罪才罷。蘭姑見方夫人勸他，亦不便再說，心內卻悶悶不樂。回到自己房

內，氣的晚飯總沒有吃著。寶森生性倒還乖巧，見母親生氣，即躲向別處去了。蘭姑悶坐了半會，想起寶書，即命小丫頭掌著手

燈，到洛珠這邊來。

　　原來洛珠自受了紅雯臨死的囑托，即帶了寶書過來，用心撫養，又有蘭姑不時幫同照察。況且雙喜此次來報紅雯恩的，既紅雯

已死，難得有位小主人，他更外貼心服侍。每日除卻去讀書，是回到後面，雙喜即問寒問暖，寸步不離，比乳寶書的奶娘還要慎重

十倍。寶書到了六歲上，即知自己的生母已故，全虧洛珠將蕙貞許配了他，因做了王家的女婿，便帶過來撫養。是以寶書每逢下學

回來，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處請了安，再到靜儀那邊去過，遂不離洛珠的左右，百般孝順，又稱洛珠，蘭姑等人為娘。因此洛珠分

外疼愛，竟同親生的兒子看待。

　　今日甘霖的話，早有人傳說到洛珠耳內，洛珠格外歡喜。俟寶書回後，很贊了他一會，又借此勉勵了政清一番，即擺上晚飯與

他兩人同吃。忽見蘭姑走入，便起身讓坐。寶書即忙著親自送了一盞茶至蘭姑面前，又問哥哥因何不隨著娘來。蘭姑見寶書舉止甚

諧規矩，又口口聲聲的叫娘，十分親熱，遂想起日間甘霖誇獎他的話，偏是紅雯生出這般好兒子來，雖然短命，他在泉下諒已安

心。眼見我的兒子不如他多多，想到此處，不覺撲簌簌淚下。

　　洛珠見了，甚為詫異道：「好端端為何傷心起來，又是誰紿你氣受的？」蘭姑長長的倒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再不要提了。」即將

始末根由細說一遍。洛珠道：「你家太太勸你的話是正理，森哥兒如今尚小，慢慢的自會成人。就是他父親與一班伯叔們，均在弱

冠以外，才發達的。將來寶森像著他們，也就罷了。不能隨你的志願；恨不得寶森暫時發了科甲，你方趁心。」又回頭問小丫頭

道；「你家奶奶可吃過晚飯麼！」小丫頭道：「我家奶奶氣的受不得，那裡還有心情去吃晚飯！就叫我隨著到奶奶這邊來，別說我

們家奶奶餓著，連我還餓著呢！」洛珠笑道：「這卻何苦來呢！別要氣著餓著，明兒又叫那裡不爽快了；胡亂在我這裡吃一碗罷。

」又叫小丫頭：「到外面房裡同我家丫頭們吃去。」

　　寶書聽說，即在洛珠對面安放下碗箸，擺了座頭，回身笑著來拉蘭姑道：「娘不要聽甘先生的說話，他不過激著哥哥用心罷

咧。那裡哥哥就這麼不好！今日我尚同他說的，明年父親若許我去考，我和哥哥一道兒去。倘能僥倖，我們兄弟一齊進了學，也使

父親同太太們歡喜。哥哥還答應著我同去，他既有心同去，難道不曉得用功麼？娘不要傷心，包管哥哥明年進了學，中名舉回來。

我怎能及得上哥哥！」

　　蘭姑見寶書語言婉轉，也笑了起來，一把摟住他道：「好乖兒子，能於應著你的話，豈不好麼！我並非妒忌你比森兒好，巴不

得你強宗勝祖，也不枉你的亡過母親生你一場辛苦，我們受他的一番囑托亦可無愧。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，將來難有收成。」說到

這裡，眼圈兒又紅了。洛珠笑道：「好在他們總是你的兒子，寶書成人，你也喜歡；何況寶森並非不會成人！」便近前同著寶書拉

了蘭姑入座，又切實的勸了一番。飯畢，蘭姑作辭，洛珠又與政清，寶書親送他回房。

　　此時森哥兒早隨著奶娘睡了。洛珠閒話了半會，方帶著他兄弟回來。次日／寶森清晨即躲入書房，至薄暮始回，因恐蘭姑責罰

著他。一連數日，均是如此。蘭姑亦暗中歡喜：果能知道畏懼，從此用心精進，雖然趕不上寶書，亦有可望。外面卻不露聲色，也

不去理他。

　　一日，甘霖為友人邀去夜宴，午後即早早的放他們下學。各家公子先自回去，寶森、寶書隨後捧著書包也同出了角門。迎面碰

見伺候書房的小廝，在明巷裡手內拿著一隻小鷂兒，逗著他接食銜花的玩耍。寶森便停住腳步觀看，問道：「你這只鳥幾何處買來

的，倒好耍子，送了我罷，我紿你錢。」小廝搖手道：「一隻鳥兒能值幾何，哥兒愛他只管拿了去，還要給錢麼？我理當送與哥

兒。無如上面曉得了，要說哥兒好好的讀書，你們將這些鳥兒引誘著哥兒分心，豈不累我捱打麼？現在外面多得很呢，哥兒叫值日

的買去，那怕買一百隻回來，也不干我的事。我這一隻卻不敢給哥兒！」

　　寶森聽小廝說得有理，又愛這小鷂兒好玩。明知新買回來的沒有他這鳥兒教的馴熟，不禁舊性復發，冷不防的將鷂兒在小廝手

內奪過道：「既說送我，就多謝你！若怕上面曉得，說我親自買回來的，也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」說罷，轉身一溜煙的跑去。慌得那

小廝也隨後趕來道：「哥兒慢跑，這一來定要坑累我了。我怕趕到老爺太太面前，我總要討回這只鳥兒的！」寶書見小廝著急，亦

搶行幾步，扯住寶森衣袖道：「哥哥這是什麼樣子，少停娘見了，又要生氣。再則，小廝們的東西，拿他的不合情理，瞧我的面子

還了他罷。明兒到外面多買幾只回來，也是一般好玩。」

　　寶森搶得這鷂兒到手，正在一團高興，見寶書趕來攔他，便沉下臉來道：「你管我什麼，你說拿小廝的東西不合理，我生性最

愛搶他們的物事。上面曉得打著我，並不打你，我自有親生娘的，自有娘來管我，干你的屁事！」說罷，摔脫了衣袖，一逕揚長而

去。寶書聞寶森所說，分明說他是沒娘的孩子，幾乎氣下淚來，亦冷笑道：「你還他也好，不還他也好，真正不干我事，也犯不著

說出這些話來。」便回頭回小廝道：「他既已搶去，你趕也沒用。你買著幾個錢兒，我明兒給你罷。」小廝見寶森去遠，無可如



何，只得噘著嘴咕咕噥噥的走去。

　　寶書亦轉身回後，仍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邊去過，即回至洛珠房內，坐在一旁流淚。洛珠不知情由，忙走過來詢問。寶書不發

一言，反嚎啕大哭起來，倒把洛珠嚇了一跳。雙喜和奶娘也一齊近前問長問短，寶書更外哭個不止。洛珠道：「這孩子平時從沒有

這般形相，今兒沒是受了先生的委曲。雙喜你可到外邊問小廝們聲，就明白了。」雙喜聞說，連忙來至留春館，尋得那個小廝細問

根由。小撕料瞞藏不過，便從頭說了。雙喜回到房內，回明洛珠適才的事。洛珠道：「森兒還是這般無賴的脾氣，怪不得他娘生

氣。寶書勸他亦是好意，他反出口傷人，也不知話的輕重。好兒子你不要理他！」即將寶書拉到膝前，再三的撫慰了一番。雙喜早

舀了水來，替他重新洗過頭臉，寶書方慢慢的停住哭聲。洛珠又叫雙喜哄著他到外面去玩耍。

　　再說寶森喜孜孜的將小鷂兒藏在袖中，回後見蘭姑不在房內，便取出來交與小丫頭慶兒道：「代我收在你房裡，不要給奶奶見

著，我到太太那邊去了。回來叫鳥兒變著戲法你看。」慶兒接過來，拴在房裡窗櫺上，先將些食來逗著那鳥兒銜取。誰知蘭姑平日

養的一隻白獅貓兒，在地下走入，見窗櫺上有只鳥兒，便虎也似的撲將上來，一口將鳥兒咬住。慶兒慌忙來打，那貓兒早已連跑帶

跳出外去了，嚇得慶兒似雷打一般，呆呆的望著外面好半晌，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。

　　恰好媚奴正在房前經過，聽得小丫頭的哭聲，忙進來問明原由道：「奶奶這幾日才有點喜歡他，又弄這些東西到裡面來淘氣

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少停哥兒問起這鳥，你就說我恐奶奶見了生氣，將鳥兒放了。」慶兒見媚奴認了過去，方才不哭道：「好姐姐你

是知道哥兒性格的，他不敢和你們怎麼，我們若有半點錯誤，他罵著不算，背地裡也不知被他打了多少。好姐姐，停歇哥兒問起

來，你千萬不要改口。」媚奴笑道：「難不成我還騙你麼，天大的事總有我去承當。你隨我到奶奶房裡將地下掃一掃兒去。」

　　現在府裡的一班大丫頭如媚奴，綠鶯等人，久經發出去配了家丁，因他們自幼在府中伺候，各事熟習，給他們配了人，仍然叫

到裡面當差，領帶這一起新挑上來的小丫頭們，每月的工價即照僕婦們開發。又因媚奴是見著寶森生長的，蘭姑即叫他管著哥兒，

免得自己時刻操心。所以媚奴才叫慶兒推說是他將鳥兒放去。

　　適值媚奴帶了慶兒去掃地，寶森已由上面下來，進了房不見鷂兒，只見拴鳥兒的一根線尚掛在窗前，急出來尋慶兒，追問那鳥

兒的去處。卻另有一個新進來的丫頭名叫五福，坐在外面看屋子，望著寶森冷笑。寶森忙問道：「你可曾見著我的鳥兒？」五福偏

與慶兒不睦，便細細說明，又道：「我勸哥兒就這麼歇了罷，既有媚奴姐姐承認過去，哥兒倒不要問出晦氣來。」寶森被五福激了

幾句，頓時眼圓眉豎，早將懼怕蘭姑的心拋於腦後，遂大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明兒這屋子裡殺了人，只要媚奴認過去，即沒有事

了？不過因他見著我們生長的，是個舊人，凡事尊重他些，他而今倒想挾制我了。他既承認過去，我就和他要這只鳥兒。還要打著

慶兒，叫他說出實話來才罷。」五福見寶森發急，怕的連累到自己身上，忙躲了開去。

　　媚奴在房內早聽得寶森喊叫，即走出道：「哥兒別要著急，鳥兒是我放去的，我明日叫人買兩隻來賠你。」寶森不由媚奴分

說，仰著臉喊道：「而今這屋子裡亂霸為王了，任他什麼事，只要有個尖兒出來遮蓋，還分什麼主子下人，猶當我不知道麼。我只

打著慶兒要這只鳥兒，天下人賠我的都不算，必得這屋子裡的正經主兒說了，我方罷休。那些自命半邊主兒的，我還沒有眼看呢。

要想挾制著我，除非去做夢！」

　　媚奴聽了寶森的一番話，早氣的哭了，道：「誰是半邊主兒！你才是這屋子裡小主兒呢。我們一千歲總是個奴才，尚敢去挾制

小主兒麼？」又推著慶兒道：「你送給哥兒打去，看他怎麼打死了你，就是打死你，這只鳥兒也沒得活。」寶森果真尋了一根門閂

來，要打慶兒，嚇得慶兒抵死的抱住媚奴不放，又哭了起來。

　　正鬧得沒開交處，蘭姑早走進屋內，見眾人鬧作一團，即忙喝住，細問情由。媚奴遂從頭至末告訴了一番，又給蘭姑磕頭道：

「媚奴蒙奶奶恩典，叫照察著哥兒，淮知哥兒倒說出這番話來，媚奴卻當受不起。從今再不敢管哥兒了，今兒先給奶奶告罪。」蘭

姑聽完，直氣得遍身發抖道：「你這下流不堪的畜生，前日甘先生那般說你，我即要打你一頓，因太太說了，才放你過身。只當你

由此悔過，用心讀書，力改前非，那知你還是這般下流，為了一隻鳥兒，鬧得驚天動地。與其你日後落在人後，不給我掙臉，不如

今兒打死了你，倒還乾淨！」便回身取了戒尺－，拖過寶森的手來就打。

　　寶森被打得急了，便道：「娘打我是應該的，無如此時是為的得罪了媚奴，娘才打我。須知媚奴不是我的娘呢。」蘭姑道：

「媚奴是我叫他管著你的，他既奉母命，可知即同你的娘一般。你看不起他，即是看不起我。現在一點點年紀，倒眼兒內沒有了

我。你長大成人，還了得麼！」說著，那戒尺打下去，分外力重。

　　媚奴見打得寶森利害，反自悔不該冒失的回了蘭姑，有累哥兒挨打，遂雙手托住戒尺道：「奶奶請息怒，今日若因媚奴打了哥

兒，反使我過意不去。且饒過這回，下次哥兒再要淘氣，任憑奶奶怎麼打著，我不敢插半句口兒。」蘭姑見媚奴前來勸他，便用力

推開媚奴道：「你以前管他倒是正經，我卻感激你。此時你又來勸我，分明你有心作釀他不得成人了！你在我身邊多年，該深知我

的性格，不要引得我給你設臉。」又對眾小丫頭道：「你們聽著，如有人多事，到太太那裡去報信，我知道了，定然打個半死！」

　　媚奴見蘭姑動了真氣，不便再勸，反退後一步，使個眼色與小丫頭們。內中有個丫頭略會其意，緩緩的退到門外，掉轉身飛風

往方夫人這邊來報信。恰值小儒也在上房，即同了方夫人前來，到了蘭姑屋內，見蘭姑臉都氣青了，喘吁吁的不住手舉起戒尺往下

亂打。寶森被打得蹲在地上高聲叫哭。

　　方夫人忙上前止住蘭姑道：「好好的為什麼打著森兒？自己又何苦氣的這般形相！」蘭姑見了方夫人進來，即拋下戒尺，立起

身歎口氣道：「太太再不要提起，今兒我定見打死這畜生，方泄我胸中氣忿。」便將寶森如何為鳥兒淘氣的話說了。方夫人道：

「若因這只鳥兒的原故，打他幾下兒，警戒下次，也犯不著要打死了他，自家動這樣的真氣！」蘭姑搖頭道：「太太不知這其中的

細情。」又將媚奴如何管他的事說明。

　　小儒在旁聽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只當單因這只鳥兒起見。原來還挺撞他母親，好挾制媚奴下次不敢說他，何能容他到這般地

步！」小儒話未說完，早被方夫人一口氣將小儒推出門外，笑道：「原是同了你來勸著人家的，沒有叫你來挑禍。你快到外邊歇著

去罷！」引得房內一班丫頭們都笑了起來。小儒亦笑著走去。

　　方夫人又轉來勸蘭姑道：「兒子雖要管教，也不可過於任性。究竟他是個小孩子家，心內急切轉不過機來，縱然打死了，亦是

徒然。須要細為數說，使他心地明白不該如此，那就好了；」遂將寶森叫至面前，正色道：「你今年已長成十一歲，也不算小孩子

家了，難道平日念過的詩書，你總忘卻？生身之母都可挺撞起來，尚成個人麼？你去心裡仔細想著，可該是不該？即如媚奴管你，

亦是你母親之命，你依著媚奴的話，猶如孝順你母親無異。或者媚奴是個小丫頭們，猶和你一般見識，可知他比你大著雙倍有餘的

年歲呢。」

　　正說著，洛珠同寶書亦走了進來。洛珠見方夫人在此，便笑道；「我早知大太太在這裡，也不急急的趕了過來。既有大太太這

位救命星在此，森哥兒亦不致吃苦了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沒說你這做調停的人來得遲，倒反取笑我起來！」洛珠笑著坐下道：「森

哥兒不要罵我的話，卻怪不得你娘生氣，時常的打你，實在你亦算會淘氣的。」便將寶書下學的時分，如何與寶森鬥口，寶書又如

何氣得哭的話說了一遍。

　　蘭姑聽了道：「寶書比你小了兩歲，偏能分著上下，勸你將鳥兒還了他們，生恐你拿了他們的東西，小撕看不起你，可知亦是

好意。你反出口傷他，就此一件，你這畜生即不明好歹！」又向方夫人道：「太太還勸我不要只管打他，看他這般行為，叫我怎生

耐得下去？」

　　寶書以前隨著洛珠進來，聽洛珠說到日間的事，他即思上來攔阻，又因均是尊長，不好插嘴，只得垂手站在一旁靜聽。此際見

蘭姑又要責罰寶森，便不慌不忙的走至蘭姑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回身指著洛珠道：「娘只知今日哥哥與我鬥口，不知哥哥往日待我的

好處。諸位叔叔家的哥哥們，或有的在館內欺負著我，哥哥不知則已，他若見著，恨不得和人家拚命，都是讓著自己兄弟。今兒哥



哥既搶得鳥兒到手，正在高興，我即去攔阻，他自然生氣。我若緩緩的去勸說，哥哥必然聽信。想起來總因我冒失，累了哥哥。」

即彎腰在地下拾起戒尺，遞與蘭姑道：「娘如要打哥哥，諸先打我，情願替哥哥受責。沒說此事因我而起，即因別的事故，自家兄

弟亦當代替哥哥。」說罷，一頭滾到蘭姑膝前，先自哭了。

　　屋內的眾人聽寶書一番話說完，無不點頭歎息。蘭姑已不禁淚如雨下，一把攙起寶書，摟在懷內，指著寶森道：「畜生，你可

見著麼，他小小年紀，即曉得這些禮數！你雖出口傷他，他偏不記恨著你，此時猶欲代你受責。你枉長了十一歲，就應該羞死愧

死！」

　　寶森起先被方夫人教訓，業已懊悔萬分，不應為了媚奴有傷母親之心。現在又見寶書跪在蘭姑面前，願代他受貴，不由得良心

發現，忙走過來亦跪下道：「娘不要生氣，總是我不好，一時胡涂不明道理。從此當痛改前非，用心讀書，替娘掙氣。若再犯前

情，任憑娘怎麼處治，雖死而無怨。」說著，亦哭了。蘭姑道：「你尚知道自己的錯處麼？以後果能立志上進，才算個人，不要口

是心非的哄著我！今日當著太太和聶姨奶奶在此，你若再習下流，我也不來管你，只不認你是我的兒子，你也不用將我作親娘看

待。其餘我也沒的說了。」

　　方夫人笑道：「好了，娘兒們和事了。森兒既知悔過，必然學好，今兒總看寶書的分上。媚奴可服侍你們奶奶梳洗，我帶了森

兒到我房裡吃飯去。」便起身攙起寶森，代他拭了眼淚；又邀著洛珠同行。洛珠亦笑著攜了寶書一齊出來。這裡媚奴早取了水來，

與蘭姑重新勻面攏頭，又擺下晚飯，伺候蘭姑吃畢。

　　方夫人將寶森帶回自己房內，又切實訓教了－番。洛珠亦在旁勸說。寶森此時早經輸心貼伏，惟有唯唯應答，毫無違拗。方夫

人又留著洛珠、寶書同吃了飯，即親送寶森倒來。蘭姑道：「為了這畜生，倒有累太太走來走去的，我甚覺不安。」方夫人道：

「只要他們學好，我也歡喜。這卻算什麼呢！」又坐了半會方去。蘭姑復在燈下懇懇切切的數說了寶森一場，始各自安睡。

　　次日黎明，寶森便起身，催著奶娘代他梳洗，即往留春館去。晚間回來直讀到三更以後，尚不肯去歇息，逐日如是，決無間

斷。蘭姑亦暗自稱奇，見他每夜讀得辛苦，倒不忍起來，交過三更，即催他安歇，反要蘭姑催過數次，寶森方隨了奶娘去睡。一連

數月工夫，學問大進。雖未及得上寶書，較之以前，竟有霄壤之別。

　　甘霖亦歡喜非常，又請了小儒過來道：「寶森近日大改行為，非復從前可比，加以學業騰騰上進，真乃府上德澤所致。明歲春

間，竟可同寶書一起回去應考了。」小儒回後，將甘霖的話說知眾人，無不欣然，惟有蘭姑格外喜悅。小儒便擇定二月初旬起程，

又與方夫人商議，親送寶森，寶書兩人回去赴考，借此好盤扶紅雯棺木入祖塋安葬。

　　方夫人因他兄弟們年幼，初次出門，即派了奶娘同往，又派著阿瑤、雙喜與媚奴夫妻兩對成房男女家丁，以便沿途服侍。到了

起身前兩日，小儒親赴鄉間，將紅雯棺木請起，另僱了一隻大船安放。方夫人又擺下酒席，代寶森，寶書餞行。蘭姑和洛珠兩人心

內又喜又愁，喜的是他兄弟們居然能回去應考，愁的是年紀尚幼，迢迢遠出，雖有小儒同行，究竟平日一刻總沒有離過身旁。便在

席上千叮嚀，萬囑咐的，叫他兄弟們沿途保重。又重托媚奴，雙喜與奶娘等人。

　　是日清晨，寶森，寶書更了衣冠，先到家神祖堂前叩頭，然後即與方夫人等辭別。小儒又領著他兄弟至外面，與從龍等人作

辭。方夫人，蘭姑，洛珠直送至廳前，見他們上了轎，方才回後。小儒又派梁明帶了十數名粗細家丁相隨，到了城外下船，即吩咐

開行。一路風帆，毫無耽擱。

　　這日已抵杭城，小儒先著梁明上去打掃屋宇，隨後帶著寶森兄弟登岸，進了住宅。小儒即在中一進住下，後面叫奶娘們與兩個

哥兒同住。次日，便去拜見冷桓，朱彭庚，並各處親族。目下冷桓已升任浙江藩司，聞得小儒回來，即忙著與彭庚一齊前來答拜，

又請了小儒父子過去盤桓。冷桓深愛寶森，在席間，即托朱彭庚為媒，將所生一女，名喚冷豔芳，今年十二歲，欲許配寶森為妻。

小儒亦素重冷桓為人，況彼此門楣又甚相當，便一口允許。先擇吉納聘，俟回至南京，再行大禮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將紅雯靈柩入了

祖塋，又多請僧道追薦，忙忙碌碌。

　　縣試早有了日。期，小儒即代他兄弟報名赴考。縣府雙試，寶森，寶書俱名列前茅。接著學院按臨，寶森高高進了第一名文

生，寶書進在第十名上，把小儒直喜得眉開眼笑，十分高興。冷桓夫婦亦歡喜異常。眾親友聞知，都過來道賀。小儒不免酬賓宴

客，料理他兄弟們前去迎學。又差了一名家丁回南京去報信。各事已畢，早是五月下旬。天氣漸漸炎熱，小儒亦懶於出門，終日惟

督率著他兄弟兩人用功，以備秋風一戰。到了錄遺日期，寶森、寶書俱有了名字。

　　轉瞬八月初八日頭場，小儒親送他兄弟們進場，一連三場考畢，小儒看了他兄弟的文字，人為贊賞。冷桓、朱彭庚也過來要他

兄弟文字觀看，同聲道：「當時名宿老手所作之文，亦不過如是。真正家學淵源，令人佩服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那裡就能如此的好

法，二位未免過於謬贊了。所幸文字還作的不錯，碰他們的造化罷。」

　　交到放榜之期報子報到陳府，寶書高中了第八十名舉人，樂得小儒心癢難撓？比自己少年得科名的時候尚加倍喜悅，重賞了報

子等人。寶森卻沒有中，因見寶書中了舉，分外羞奮，反是小儒極力安慰道：」今科不中，非你文字之咎。況你年紀甚輕，再加磨

礪之功，下科可期其必成。」冷朱兩府得了信早過來道賀。隨後合城文武鄉宦，均來賀喜，都因寶書不過十齡幼童，竟能早捷，莫

不羨慕稱揚。

　　小儒又帶了寶書到紅雯墳前祭掃，暗暗通誠道：「寶書中舉。你在九原早經知曉，也不枉你在生一場，留下這一點骨血，替你

掙了臉面！你尚須保佑他春闈連第，好代你重請誥封，以光泉壤：」祝罷，觸起前情，紛紛淚落。寶書早巳哭倒墓前，哀哀不止，

被雙喜和奶娘從旁勸住。小儒即去與冷朱兩府作辭，預備起程。眾人自然又有一番餞送。

　　隔了數日，已到南京。小儒父子一同上岸，到了府前下轎，早見從龍等人接至廳前，先向小儒道賀，又拉著寶書誇獎不已，小

儒再三謙讓。回至後面，見方夫人等齊在中堂相待。他兄弟兩人，忙上前給眾人請安。蘭姑見寶森未中，心內雖覺得懊惱，因他業

經進學，又有小儒前月的信回來，說他文字甚好，惜乎以額滿見遺。下科定然有望；況寶書已中自己也覺歡喜，便與眾人都圍著寶

書問長問短。

　　方夫人即叫他兄弟回後換了衣服歇息：小儒又說列冷家結親的話，並冷豔芳如何有才有貌。方夫人笑道：「饒他女兒怎麼千姣

百媚，腹中淵博非凡，我家哥兒也不弱似他，倒被他揀得個現成的好女婿了。幸虧他家只生了一個女兒，我家寶書已做了王府女

婿，不然兩個都要被他揀去呢。」說得一堂的人皆大笑起來。次日，本城官紳以及各家親友均前來道賀。小儒即忙著開筵請客，直

鬧了半月有餘，方才清閒。便來和從龍等商量，來春不欲令寶書北上，一則年力甚幼，恐受不慣沿途的辛苦，二則寶森若僥倖下科

有分，讓他兄弟們同往，有個伙伴。從龍等人齊聲稱善。寶森此番回來，益發晝夜攻苦。

　　暇時小儒又寫就兩封書函，意在差人前赴寶徵，寶焜兩處投遞。恰好他兄弟們都先後有稟啟回來，各人總請了三個月假期，並

帶著家小一起同回，大約正月中旬俱可抵到南京。因來年二月，方夫人四十整壽，又因父母同庚雙壽，所以預先請假回來。從龍等

人亦商議著，在小懦夫婦雙壽之期，必須大大熱鬧一番。

　　未知小儒與方夫人四十雙壽若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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